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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全面否定了１９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它重申精
英艺术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对立，力图重建贵族沙龙文化，拒日常生活于千里之

外。但是，现代主义艺术家并不能真正冲出消费时代的层层包围。庞德，也许是

最早意识到这种尴尬处境的现代主义者。实际上，他所推动的意象主义运动是

“第一个反对先锋派”（雷尼５０）的运动。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大众文化的潜在
力量，把握了文化市场中艺术与商品之间的微妙关系。以此为出发点，本文论述

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所依循的市场逻辑，分析了庞德提出的意象主义原则及意

象派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商品化属性与时尚美学。

一

汤因比批评过这样一群现代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从不力图把他们艺术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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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工制作成可传授的形式，或者他们至多满足于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分享

它，这是真正的反沟通主义”（汤因比等 １８－１９）。这些艺术家中的代表人物就
是詹姆斯·乔伊斯、Ｔ．Ｓ．艾略特和庞德。所谓“反沟通的真正含义是拒斥艺术
家与其社会大多数成员之间的共同的传播、沟通媒介。……判别反沟通主义的

标准不是它的风格，而是艺术家在创立一种新的风格时对公众的态度”（汤因比

等 １６）。在汤因比看来，这些“反沟通论者”的致命弱点就是：“当艺术家仅仅为
自己或为自己小圈子里的好友工作时，他们鄙视公众。反过来，公众则通过忽视

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了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被走江湖的庸医一样的冒

牌艺术家作了填充。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汤因比等 １９）。
约翰·凯里在《知识分子与大众》一书中提出了与汤因比类似的看法。他

认为，欧洲知识分子对大众的敌视，使之殚精竭虑地要把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

外，让文学变得不为大众所理解。“这场运动在英格兰称为现代主义”。“它既

抛弃了那种据说为大众所欣赏的现实主义，也抛弃了逻辑连贯性，转而提倡非理

性和模糊性”（１９）。其结果是现代艺术成为一种贵族化的，属于精英和特权阶
层的东西。而所谓艺术价值被认为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发现和创造。正如克

莱夫·贝尔所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贵族”，真正的艺术鉴赏家必定总是少数

人。“人类大众将永远不可能做出敏锐的美学判断”（转引自凯里９０－９１）。庞
德也曾直率地表示，除了艺术家，人类只是“一大群傻瓜”，一群“乌合之众”，代

表能浇灌“艺术之树”的“废物和粪肥”（转引自凯里２８）。
但是，本文认为，现代艺术家们拒绝大众，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拒绝市场。在

与艺术与市场的不断碰撞中，我们看到了现代艺术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劳

伦斯·雷尼在“现代主义文化经济”一文中指出，对于英美先锋派而言，他们的

未来主要是通过两种文化生产机构来实现，即小评论杂志和限量发行的精装本。

英美先锋派的代表作品的问世，都离不开《小评论》、《自我主义者》和《日晷》，以

及其他为数众多的昙花一现的期刊杂志。①同时，这些作品的第二版问世，几乎

都采用了限量发行的精装本形式。而这些杂志和书籍的购买者，其目的也主要

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收藏和投资。他们是珍本图书市场上的投资人、收藏家

和投机商。他们已经认识到，先锋派艺术作品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商品，具有未

来的投资收益。②

本文所关注的庞德似乎也深谙此道。１９１７年，玛格丽特·安德森问庞德，
如何宣布后者与《小评论》的合作才能产生最佳的效果。庞德回答：“如果这对

于做广告有用的话，你可以说，我的第一本书每册刚刚卖了８英镑（４０美元）”。
７年后，在为自己限量发行９０册的诗集所写的简介中，他又强调“庞德先生的
（第一本）书《一盏熄灭的灯》１９０８年出版时卖１美元，在最近的拍卖会上则卖了
了５２．５美元”。这些话可以看做“是直接陈述在商品经济领域内投资的销售记
录”（雷尼５６）。它试图证明，珍版图书（期刊）虽然与大众文化市场的需求脱
钩，只针对少数精选的读者群，但是从长远看，却仍然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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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庞德和现代派艺术家们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创作与大众文化的关

系。他们意识到，在商品世界里，依然可以重建高贵的文艺沙龙。虽然庞德曾经

讽刺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ＡｒｎｏｌｄＢｅｎｎｅｔｔ）是“腐败、贪财、平庸的尼克松先
生，‘在他乳白色的镀金汽艇舱里’耀武扬威”（转引自凯里１７４）。因为贝内特
主张要用文学来赚钱，认为作家辛勤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食物、住房、衣

服、女人、欧洲旅行、好马、剧院雅座、名烟和餐馆的美妙晚餐”（转引自凯里

１７５）。但是，与其说庞德对待艺术与金钱的关系是表里不一，不如说他拒斥艺术
作品中的“大路货”，而要追求稀有罕见的“精品”。不管情愿与否，他已经明白，

先锋派作为“纯粹”艺术而创作的艺术品，最终还是会被无形的市场之手所捕

获。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先锋派艺术要变成一种“奢侈的消费品”，以迎合特定

消费人群的需求，才能求得立足之地和发展空间。

我们知道，奢侈品居于消费品等级结构的顶端，只能被少数消费者拥有。对

奢侈品的占有，不是简单的人与物的关系，而是通过物的消费，体现了人与人的

社会关系。它区分了各自的社会地位，形成了身份认同，构建了社会的意义系

统。因此，奢侈品消费不仅是一个财富的象征，而且具有某种文化意义。也许，

现代派艺术家们并没有充当“奢侈品”的媚俗意识，但是２０世纪日益发展的大
众文化机构和消费品市场，正逐渐消除艺术与商品之间的差别。当远离大众世

界的资产阶级精英文化成为了满足商品经济需要的一种特殊消费品的时候，现

代派艺术家不仅是在创造艺术，也是在进行艺术生产。他们已经被不可逆转地

纳入到强大的生产—消费的市场逻辑之中。

二

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饶有趣味的事例。１９１２
年，庞德向《诗刊》大力推荐理查德·阿尔丁顿和Ｈ．Ｄ．的意象主义诗作，并打出
了“意象派”的旗号。他说：“至于未来，意象派———１９０９年的遭人忘却的学派的
后裔们，将把未来握在他们手里”（转引自琼斯９）。实际上，在庞德锐意进取的
文学变革姿态的背后，还隐藏着他连续失去了两个主要经济资助后的经济困

境。③

随着意象主义运动的展开，庞德与其他意象主义诗人之间的矛盾也公开化

了。他转而投身于漩涡主义。“漩涡主义是种形式更严的意象主义”（琼斯１４）。
而且，庞德对意象主义的思考更加明晰。他提出，“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１４年的意象主
义，旨在‘把诗歌提高到散文的水平’”。彼得·琼斯甚至认为，庞德对“意象主

义”和“象征义”所做的区分，构成了“意象主义的核心”。他也许是意象主义团

体中“唯一完全认识它的含意的人”（１６）。事实上，庞德对意象主义的诗学内涵
和创作实践愈是有了准确、严格的“定位”，那么他将愈加不能接受爱米·罗厄

尔对意象派所进行的“民主化”改造。他说：“我希望意象主义这个名字还能保

留一些意义。它代表，我希望它代表光线硬朗、轮廓清晰。我不能信任一个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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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的委员会来维持这一标准。一些人准会是立场不稳，而另一些则是伤感浅

薄”。他认为爱米·罗厄尔编选的诗集《意象派诗人们》不妨加上个副标题“献

给诗歌中的意象派，自由诗和其他现代派运动的一本诗集”（转引自琼斯 １７）。
然而，这个建议未被后者采纳。我们当然可以把庞德与罗厄尔之争视为争夺意

象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权力角逐。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庞德之举看作是他在努

力捍卫意象主义诗歌形式上的“纯粹性”和“稀有性”。而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市

场策略呢？不难看出，庞德对意象派诗歌形式的严苛，以及他本人在创作中的精

雕细琢，都表现出一种“把玩”奢侈品的心态，包含着物化倾向和商品拜物教的

逻辑。

本雅明曾指出，在传统社会，艺术品有一种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的特征———

“光晕”。“所谓‘光晕’（Ａｕｒａ）意味着艺术作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独一无二的存
在，它总是蕴含着‘原作’的在场。‘光晕’使艺术作品对于‘复制品’和‘批量产

品’保持着它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与‘光晕’相关联的原作的在场使艺术作品成

为不可复制的东西，从而赋予它以某种‘崇拜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使得传统

艺术作品具有‘拜物性’，即它只供少数有教养或有财富者享用，成为少数人的

特权。”④正是这种“光晕”使得传统的艺术品有一种高贵、稀罕和普通人难以企

及的特质。但是，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降临，大量艺术复制品使得艺术内在的

“光晕”消失了。于是，艺术品的生产者会自觉减少产品数量、控制发展规模来

保护和提高产品的价格。这是寻求保值和增值的有效的市场化手段，与艺术品

本身的美学价值并无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消费角度来说，艺术品一旦变成

了奢侈消费品，它就获得了一种符号价值，具有了指向家世身份、社会地位和财

富权势等的象征意义，从而依旧保留了一种“光晕”。而艺术家自身也不失高蹈

与尊严。因此，与其我们说“意象派”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不如说

它就是一个“商标”，或者“品牌”。它标明的不是某种统一的诗学主张和创作追

求，而是区别于同类商品的具有某种显著的专属特性，以便于消费者识别的一种

标志。事实上，庞德恪守“意象派”的特性，从消费关系上讲就是要保证对这一

“商标”和“品牌”的“专用权”，以避免他人未经许可的擅自使用带来“侵权”损

失。

当然，本文无意于将庞德所推动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最终归

因于“消费决定论”的简单判断之上。但是，作为与消费时代同步崛起的现代主

义诗歌运动，无疑也遵循着这个商品化世界的强大逻辑。从历史发展来看，２０
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是１９世纪末出现的唯美主义运动的后裔。而在唯美主义
的创作观念和艺术实践的背后，就已经隐含着重新理解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需

要。我们知道，唯美主义者要“为艺术而生活”，赋予生活以艺术的形式。可以

说，唯美主义既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同时也是２０世
纪商品消费文化大潮来临的先声。就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创作与批评来说，

他们的艺术自律的观念和印象主义批评模式并没有很多的创新意义。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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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实践（时装、装潢设计、园艺、家居、仪表举止等）之中，唯美主

义却获得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这昭示了唯美主义运动本身的悖论：一个崇尚

艺术自律的文艺思潮却在日常生活也就是非艺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周小仪１１）。这意味着，现代主义文艺从诞生起就与消费时代的商品文化具有
逻辑上的同一性。虽然前者总在极力地批判和否定商品文化，但商品形式在他

们的艺术中却有着某种隐蔽的作用和特殊的意义，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

的关系。

三

后期的意象主义更多地融入了绘画等造型艺术的技巧，追求绘画一样的强

烈视觉效果。这正如休姆所预言的：“这种新诗不像音乐，更像雕塑，它竖立起一

个石膏似的意象，并把它交给读者”（转引自琼斯４２）。而早在１９０８年，庞德就
提出“诗艺的最终成就”是“按照我所见的事物来描绘”（转引自琼斯７）。的确，
“庞德对色彩非常敏感，而且有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诗中运用绘画的技巧”。⑤在

著名的“地铁车站”一诗中，庞德就是将“脸庞”（ｆａｃｅｓ）和“花瓣”（ｐｅｔａｌｓ）两个视
觉图像叠置，构成了意象。他还不无遗憾地表示：“我强烈地感到，如果我是一个

画家，如果我经常能够产生那种感情，如果我有专心致志于画笔和颜料的那种能

量，我可能会创建一个新的绘画流派———专门以色彩的组织寻求表达的一个流

派”（转引自黎志敏１０２）。可以说，以文字实现“视觉化”呈现是庞德和意象主
义运动一贯的追求。而这正与２０世纪媒介文化、影像文化等视觉文化的高度发
展是同步的。“所谓视觉文化，它的基本涵义在于视觉因素，或者说形象或影像

占据了我们文化的主导地位”（周宪２９）。视觉文化的勃兴，是２０世纪消费社会
的产物。丹尼尔·贝尔指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

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因此，“现代美学如此突出的变成了一种视觉

美学”（９）。
在今天的都市生活中，与其说是越来越多的物包围着我们，毋宁说是越来越

多的视觉形象包围着我们。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已经处在视觉成为主导

形式的社会中，生活在一个视觉刺激过剩的时代里。但是，由于这些视觉形象大

多是人为制造的，具有同质化和类型化的特征。因此，为了填充视觉快感“餍

足”所带来的匮乏，追求视觉形象的“新奇特”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潮流。从本

质上来说，视觉文化是一种不同于语言—理性文化的感性文化，它更多地是关注

“外观”。所谓“外观”，就是感性的、经验的，可以通过感觉来把握的形态，也就

是我们能看得见的东西。

作为意象主义运动另一位代表人物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前后，转而实践“客体派”诗学。他借助绘画和造型艺术手法写诗，纯粹
地、直接地描绘存在之物，使诗歌成为了人、事物和现实生活场景的“快照”。他

的“红色手推车”（ＲｅｄＷｈｅｅｌｂａｒｒｏｗ）就是所谓“直接处理事物”的经典之作。可



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Ｉｍａｇ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ｉＹｕｎｆｅｎｇ ５５　　　

以说，威廉斯一方面把意象主义的视觉化原则作了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

他也进一步把意象所包孕的多维的、动态的、理智与情感相熔合的“意蕴”凝聚

在感性的“外观”之上。但是，读者阅读这样的诗作，就如同徜徉于现代都市中

的超级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更多满足的只是感官之欲。换句话说，意象派

所追求的“视觉化”正暗合了现代意义上的商品消费的特点：商品的符号价值取

代了使用价值。而这种视觉化呈现所获得的审美快感，相较于传统审美理念的

自我实现的追求，显示出缺乏深度和流于模式化的倾向。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

“不幸的是，意象派已落到这个地步：它意味着任何一种不押韵、不规则的诗，而

‘意象’———仅指其视觉上的意义———被人理解为仅意味着一种如画的印象”

（转引自琼斯１８）。事实上，意象派追求视觉化呈现的结果，就是使语言文字等
符号活动停留在以视觉为主的感觉层面。而伴随着文字感受性、形象性的加强，

文字的思维性、抽象性都削弱了。一旦诗歌创作变成了图像生产———诗人把普

通的生活变成艺术的世界，把现实转化为图像，并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效果的时

候———诗歌就成了“可消费的文字商品”。这迫使诗人们不断改变着表达的方

式，满足读者对时新商品的渴求。诗人把注意力都集中于语言本身，诗则失去了

沟通心灵的作用。语言代替了存在，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

庞德在倡导意象主义诗歌的过程中，始终还坚持着另一项重要的原则，即追

求经验的直接性。在“意象主义”一文中，他要求“直接处理无论主观的或客观

的‘事物’”；“绝对不用任何无益于表现的词”（转引自琼斯１０）。在“意象主义
者的几‘不’”一文中，他更为具体地进行了阐述：“不要用多余的词，不要用不能

揭示什么东西的形容词”；“不要沾抽象的边”；“不要用装饰或好的装饰”；“不要

摆弄观点———把那留给写漂亮的哲学随笔的作家们。不要描绘，记着一个画家

能比你出色得多地描绘一幅风景”（转引自琼斯１５３－５４）。本文认为，所谓追求
经验的直接性，就是坚持个人生活经验的绝对在场，就是要获得感官体验的同步

感与现场感。庞德构思“地铁车站”的过程或许能说明何谓“经验的直接性”。

他回忆说，在地铁车站，他看到了一些脸庞而突然产生了某种情感和表达这种情

感的冲动。在苦苦寻思之中，“突然，我找到了它———却非文字，而是一种对等物

……不是语言，而是一小片的色彩”（转引自黎志敏 １０２）。可以说，庞德就是用
诗的语言唤起某种色彩的经验。事实上，阅读意象派诗歌，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

矛盾：一方面，我们似乎拥有了如此多的经验，另一方面，在我们拥有如此多的经

验的同时，我们却又感到如此贫乏。因为它们总是在瞬间出现、彼此取代，又很

快消失不见。本文由此认为，如实地、同步地再现感官经验，正是意象派的诗学

追求。

在日常的感官世界里，由于２０世纪科技、通讯、交通带来的运动、速度、光影
的新变化，导致人们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发生了“错乱”。今天的世界看起来就是

像是一堆色彩斑驳、形状各异的碎片。庞德们不得不诉诸意象来聚拢这些碎片，

获得现代生活的秩序和整体感。通过对瞬间经验的捕捉和凝固，他们力图在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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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现代生活中把握某种确定性。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运动、空间和变化的反

应，促成了意象主义诗歌的新结构和新形式。“意象”的确能把事物从时间之流

中分离出来，以直观性来揭示情感与经验。在这里，时间似乎已经停止，当前与

过去和未来似乎都断裂开来。对真正的意象而言，刹那即永恒。意象在时间中

“定格”，成为瞬间的“炙烈的、宝石般的火焰”。⑥在静止的时间中，主体对现在的

体验深度与强度极大地增加，感觉、视觉、和印象都得到了充分的扩张，感官世界

得到了充分释放，获得了多彩的、热烈的呈现。但与此同时，在摧毁了时间的历

时性链条之后，诗人的感受也被“物化”了。于是，在很多意象派诗歌中，诗人对

感性经验的追逐取代了传统的审美静观，当下的即时反应代替了隽永的审美体

验。而另一方面，意象派也不需要读者具备高深的文化素质和完备的审美能力。

它提供的只是直接的“物”的诱惑和无深度的快感体验，并不期待读者精神生活

的根本改善与丰富发展。

因此，本文认为，意象主义运动拆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使

之走出了经典美学的狭窄圈子，投身到现代审美感性泛化的潮流之中。而这股

潮流正是以体验论为理论基础，以视觉化为表现形式，以追求当下快感的即时

（瞬间）满足为目的。雅斯贝尔斯曾指出：“一切必须是当下的满足，精神生活已

变成了飘忽而过的快感。随笔式的文章已成为合适的文学形式，报纸取代书籍，

花样翻新的读物取代了伴随生命历程的著作。人们草草地阅读，追求简短的东

西，但不是那种能引起反思的东西，而是那种快速告诉人们消息而又立刻被遗忘

的东西。人们不再能真正地阅读，并与他所读的著作结成精神的同盟”（６８）。
总之，意象主义追求经验的真实，强调返回事物本身，力图呈现经验的“原生

态”。结果是，诗歌失去了历史感，丧失了审美意境，只追逐当下的刺激和短暂的

快感。这势必造成一种主体缺席的状态。虽然纯粹客观的、知觉化的经验世界

并不存在，但意象派有意回避主观的判断与解释，意味着他们主动放弃了乌托邦

的幻想和对彼岸世界的形而上玄思，自觉接受了消费社会感性的、平面的、无深

度的文化准则。于是，在他们的诗作中，嘈杂的都市、窒息的人群、堆砌的物品，

淹没了诗人自身的形象，模糊了诗人的伦理立场。在消费主义的洪流中，意象派

诗歌创作也成为了快感的生产和审美的消费。

本文认为，意象派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极为突出地表现了他们追求日常

生活经验的视觉性表达和感官满足之上。而视觉形象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平

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时尚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性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

的审美合法性。而且，庞德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是和强调语言的创造性联系在一

起的。经验不能拯救诗，经验只有在语言的创造中形成，才能获得艺术品格。诗

的写作最终创造的不是经验，而是语言。在这方面，意象派的确有许多成功之

处。但是，追求经验的直接性的时尚美学，就是对当前的强调。当下成为了被关

注的焦点。而这些被强调的当下经验，是从人的整体审美感知中被分割出来的，

与生命的具体性、丰富性背道而驰。这无疑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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